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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了一瓶小米辣，以便酷热天气调节

胃口。

我家每一顿午餐，泡椒炒藕必不可少。

一节最嫩最肥的雪花藕，刨皮，洗净，

拦中一刀，竖起，顺着藕孔，纵切成一根根

小棍子形状。老姜拍扁，藤椒一撮，泡椒三

只，切碎。烈火凉油，入锅炝香，下藕棍爆

炒，激适量凉水，取其脆，盐、白醋适量调

味，一分钟左右出锅装盘。适合放凉了吃，

口感尤脆，五重滋味依次绽放于舌尖，甜，

酸，麻，辣，香。每一餐，皆饕餮一空。

泡椒炒鸡胸肉，一样惊艳。新鲜鸡胸

一块，切丁，拌以黑胡椒粉、孜然粉、淀粉、

姜丝抓匀，静置二十分钟入味。胡萝卜、黄

瓜各一根，切丁，备用。要热锅，更要宽油

（猪油、花生油各半），泡椒三四只，切碎。

蒜瓣三只，拍扁。花椒、藤椒各一撮，入锅

炸香，汇入鸡肉丁熘熟，淋香醋少许，盛

起。净锅，炝炒胡萝丁、黄瓜丁，断生后，

汇入鸡丁，酱油适量，撒一把熟花生米或熟

芝麻增香。

这道菜，色香味俱全。胡萝卜的橙黄，

黄瓜的碧翠，鸡肉的米白，三者合而为一，

成就一盘缤纷艳丽，舀一勺入嘴，花生米咯

嘣脆，胡萝卜、黄瓜丁酥脆，鸡肉丁粉粉嫩

嫩，多重口感集于口腔中肆意迸发，小米辣

的酸，藤椒的麻，花椒的香，一如多种乐器

的复合交响，瞬间达到味觉高潮。小朋友

刨下一碗饭，尚不过瘾，又去添一勺米饭。

我对付酷暑的利器，无非三件套：小

米辣、花椒、藤椒。即便是一个不会烧菜

的人，一旦拥有这三样，何愁端不出三菜

一汤。

我家 露 台 上 五 六 棵 辣 椒 ，正 值 盛 果

期。一次，摘下十二只辣椒，以便做一道

客家人的辣椒酿。露天种植的辣椒，弥漫

着久违的童年香气，让我的嗅觉回了一趟

故乡。除去辣椒蒂、辣椒籽，洗净，沥水，

塞满肉糜。以薄油，将每一只辣椒煎至虎

皮色，加适量水，稍微焖煮片刻，盐、酱油

调味即可。

终日沐浴着阳光的辣椒，弥漫一股深

沉的香气。囫囵一只辣椒入嘴，辣气四窜，

直把眼泪呛下来。虽说辣是一种痛觉，但，

这种痛感，却莫名令人快乐。有机辣椒有

着一份殊异的辣气，笨拙又陌生，幽幽远

远，跌跌撞撞而来，恰好被肉糜的鲜中和

了，吃下一只又一只。

实则，一碗米饭，配三只肉酿辣椒，足

矣。

暑热天吃不下饭，在我家，不存在。

糖醋菜，一样刺激食欲。我家传统味

道，莫非——糖醋小排，糖醋带鱼，可乐鸡

翅。尤其后者，吃到末了，盘底剩下的酱色

可乐汁也不浪费，被小孩用来拌饭，恨不得

将盘底舔一舔。

咸肉烧白皮冬瓜，只在夏天，才能吃得

到那种滋味。白皮冬瓜，浑身覆盖一层白

霜，有一种凛凛的寒气。露天种植的，口感

沙面，味道最正。咸肉是冰箱里仅存的腊

味了。取一小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焯水，

祛除多余盐分，切厚片，煸出油脂，汇入冬

瓜炝炒人味，改中火，慢慢烀得烂熟。是真

下饭呢。

早晚餐多半是绿豆粥，用来佐餐的，除

了糖醋姜、咸鸭蛋，南瓜藤尖尖、山芋梗、

蕹菜，则是最佳。

捯饬这三样菜，颇费时，需手掐。南瓜

藤，要买嫩头的，毛茸茸外皮撕掉，折寸

段，焯水，与蒜瓣同炒。山芋梗亦如是，起

锅前淋点白醋，口感尤佳。蕹菜，俗名空心

菜，不要动刀，它与莲花白相若，忌铁器。

手撕出来的蕹菜，味道确乎上乘。

一入盛夏，我的手指缝永远乌褐色，

正是被这些蔬菜汁染上的。

只有到了夏天，才能吃

上露天种植的自然成

熟 的 带 籽 西 红

柿。我家十余年

不 变 的 一 道 汤

品 ，无 非 西 红 柿

肉丸汤。

耐心将西红柿炒至糊状，加水，滚

开，下入一个个小肉丸，再串一只鸭蛋

花。这道汤酸甜爽口——饭罢，喝一碗，

好比人生有了完美收梢。

老黄瓜炖猪脊骨，也是蛮绝的。猪

脊骨少油，喝的正是那份清淡。

合肥当地产一拃长胖黄瓜，愈老愈

好，老到外皮锈黄。纵切，掏除籽粒，洗

净备用。待骨汤炖得差不多时，放入老

黄瓜，继续小火炖煮十分钟，适量盐调味

即可。我每次都喝一大碗，黄瓜的香气全

部释放于骨汤中。一碗饮毕，唯余满嘴菜

蔬气，不，弥漫着的是一种出尘的清气，整

个人如若居在多雾的山中那么幽静。

实则，野生菱角菜，才是我最爱的。

前阵子，菜市偶然寻得。坐矮凳上，一棵

一棵，仔仔细细捋掉绒毛，掐掉嫩菱角，浸

泡水中，一遍一遍揉搓，祛除水锈，切成细

碎细碎的，与老蒜瓣同炒，盛在碗中，一派

浅紫。

那一顿晚餐，特意熬了白粥。白粥配

菱角菜，最得滋味。

菱角菜是这个世上最美味的一样小

菜。江南的河流中，处处有它们身影。自

河底扶摇而上，牵几米长的藤，开白花，结

青果。

小时候，我们在河边，像洗衣服一样，

将菱角菜放在青石板上揉搓。倘多了，一

时吃不掉，稍微将水分晾干，撒一把粗盐揉

揉，发酵一周。再吃，又是别有一番风味

了。倘叫回忆，我也是回忆不出的。究竟

是何种滋味？味蕾始终记得。

乡下的泽塘边，遍生着一种水草，乡

下人称之为蒲草，它还有另一个好听的

名字叫香蒲。不管称蒲草还是香蒲，在

乡下生活过的我，一点都不陌生。其实，

它就是长在水边极寻常的草。

冬天一过，大地敛去寒冷，原野上有

了青亮的色彩，来不及眨眼，春意便充溢

四方。在乡下，春水开始回暖，泽塘水面

尚没有遮拦，蒲草已在水底悄悄地发芽，

过不了多些日子就钻出地面。春色浓

时，蒲草的叶尖毫不羞涩地从水面昂出

头来，那汪汪一碧的春水，便展现出无限

生机。进入夏季，蒲草长成狭长的叶子，

个子高大起来，一片片蒲林毫无争辩地

占据整个泽塘的浅水边，宛若一道幕帘

矗立塘边，成为水鸟的乐园。这自然的

节奏，真是宁静又喧闹。

蒲草长在浅水里，水深处不多见。

蒲草的叶子一片抱着另一片往上窜，水

上部分就只见蒲叶，蒲叶柔韧且修长，宛

如一柄柄绿剑，凛凛然透出一种侠胆之

气，让人满生敬畏和欢喜。蒲草和其他

植物一样夏天也会结出果实，起初是指

头粗细的一根细棒，色泽浅黄，映衬着碧

青的叶子，这是蒲草的肉穗花序。乡下

人依据形状称作蒲棒，还形象地称为水

蜡烛。小孩子从泽塘经过，会蹚到浅水

里摘一些上来。蒲棒拿在手里很好玩，

还能入口，其实只是能吃而已，味道不是

很好，小时候在乡下老家我没少吃这。

夏去秋来，硬邦邦的蒲棒会变成软绵绵

毛茸茸的身体，轻轻一按就会凹下去。

耿直的蒲棒，季节一变就温软成了另一

个模样，还真是挺有趣。若拿来撮一下，

眼前立刻飘满缤纷的蒲棒花。这像蒲公

英又像柳絮的绒毛，风一刮，满天满地都

是，泽塘染尽一层白色。

蒲草是乡下寻常的植物，秋天叶子

黄了，乡下人收割下来编成蒲席、蒲扇和

蒲包，还做成蒲鞋和蓑衣。这些常用物

品，以前的乡下家家都离不开，蒲席和蓑

衣更是常见。有行人头戴斗笠，身披蓑

衣，缓缓从雨中走过，雨点打在身上又滑

落下去，这穿蓑戴笠的情形极具诗意和

情趣，现在想来，这意境我很是喜欢。

蒲草乃乡间俗物，不曾想还饱含诗

意。《孔雀东南飞》有句：“君当作磐石，妾

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宋

代 苏 辙 诗 曰 ：“ 偶 従 大 夫 后 ，不 往 三 经

秋。盎中插蒲莲，菱芡亦易求。”宋代道

潜有诗云：“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

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

汀洲。”这些名篇佳句，给了蒲草另一番

诗境和雅意。

若论春日里的烟水鲜，绕不开

昂刺、虎头鲨、小参鱼。此刻，不

知道它们躲在哪片水域，吐纳一

串清冽的气泡？

昂刺鱼，硕首、狭身、瘦尾，汪

曾祺《故乡的食物》说它，“背上有

一根很硬的尖锐的骨刺。用手捏

起这根骨刺，它就发出昂嗤昂嗤

小小的声音。”那时候，少年捏它

的脊背，就是捏一只能够发出响

声的玩具。昂刺叫得愈凶，少年愈

逗它，玩够了，小手一伸，“扑通”一

声扔进水里。

昂刺鱼肉质细嫩，它的鲜在于

汤。我在水乡的船席上，喝昂刺鱼

汤。后厨操作时，锅里先放一勺猪

油 ，以 热 油 去 除 鱼 的 土 腥 味 ，放 入

姜片，温水煮。出锅时，撒上葱花。

端上来的汤 ，呷一口 ，香浓鲜美 ，回

味悠长。

菜花黄的季节，昂刺鱼总是追逐

着一片斑斓向阳河坡戏水，坡上不时

滑落下几块被河水拍酥了的软泥，有一

点受惊。彼时，若有人立坡上撒网，在

逆光的晨曦中，能看见几条黄尾小鱼在

网眼中活蹦乱跳。

昂刺鱼长相有点滑稽，像京戏中的铜锤

花脸，额角两根尖厉的触须，极似伸出的两

支兵刃。昂剌擅于煽情的是它的两只鳃，搅

水的时候，浑身都在动，身体的每个部位，在

水中引发声波，如果此时你是一条鱼，潜入水

中，估计应该能够听见。

把水搅浑，昂刺鱼便于“金蝉脱壳”。渔人

在用丝网捕鱼时，它急中生智，往往会在水体

施放烟幕弹，脚底一抹油，开溜了。

虎头鲨，挺吓人的名字，其实是寸把长的

小鱼。水泽湖荡里鲨鱼的袖珍孤本，大海走

远了，不知道是潜伏下来的密探，还是赖在

水泽不走的后裔？可能是书读多了，眼睛

近视。喜欢悬浮在某个清澄的水域静止

不动，俨然一副打坐的呆公子，还有几分

禅意。

红皮水柳，虎头鲨拚命地啄柳的伞状根须。

啄一下，赶紧溜开；见没有什么异常，绕回来，再

啄，一惊一乍。它担心柳的根须会像网一样，缠

住不放。在确信没有什么危险后，虎头鲨就与

红皮水柳捉迷藏。风吹柔波，柳点头，虎头鲨就

钻到柳的脚踝里，在脚板心上挠痒痒，河柳忍不

住，一个劲儿地笑。风越大，不住地点头，“呵

呵、呵呵”。

我在乡下作客，吃过虎头鲨。白汁虎头鲨，

将虎头鲨放入油锅中，略煎，放入竹笋和火腿片

大火煮，用水淀粉勾芡；虎头鲨炖蛋，把鱼在沸

水中焯过，置于碗中。将土鸡蛋搅散、打匀后倒

入碗，大火蒸后，撒上葱花。菜花金黄，虎头鲨

体肥籽满，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与螺肉、河虾、

竹笋、春韭共称为江南五大春菜名鲜。

相对于昂刺鱼的狡猾、虎头鲨的木讷，小参

鱼，就有点古怪精灵。身段的灵活，胜似姑娘的

小蛮腰。这时候，小参鱼在水草间穿针引线，速

度极快，要想逮住确也不易。难怪施耐庵写《水

浒》时，给那个将李逵淹个半死的张顺，取的绰

号是“浪里白条”。在岸上凶的，并不一定下水

厉害。其实，“浪里白条”在施耐庵的家乡就是

小参鱼。

小有小的好处，一张大网悄悄地落下，常常

是漏网之鱼。唯其小，渔夫也不屑逮它。即便在

农家的饭桌上，也只是一碟不起眼的小鱼咸菜。

小鱼咸菜这道菜，可别小看。鱼当是出水

鲜的小参鱼，刮鳞、洗净，与上年秋冬腌制的咸

菜 同 煮 。 烹 这 道 小 菜 时 ，鱼 和 咸 菜 ，是 分 开

的。把鱼烧至七分熟，入糖、醋，咸菜炒至半

熟，最后合在一起，入蒜末，起画龙点睛的提味

作用。小鱼咸菜，适宜配泡饭。

小参鱼，除了做菜，也是画家素材。它们常

常在月夜浮出水面。小城里的画家，画了一泓密

密麻麻的晃动身影。如今，小参鱼从城里游到农

村，城里的河因为缺少了小参鱼而变得寂寞。

三条小鱼，有着春天的烟水鲜。翻上翻下，

划着弧线，举办乡村运动会。此时，就像二千

五百年前孔子与曾皙坐在草棚里所说，“莫春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在畅想的水域快乐游泳。岸上，已是一片

桃柳缤纷。

诗人汪国真的《感谢》总在耳畔萦

回，每一次低吟，都让我想起妈妈，那

个叫莲子的女人，想起她为我操劳的

岁岁年年。

在我小 时 候 的 印 象 里 ，妈 妈 勤

快 ，侍 弄 庄 稼 、打 理 菜 园 都 是 一 把

好 手 。 园 子 里 的 光 景 ，四 季 都 热

闹 ：红 薯 、土 豆 、芋 头 悄 悄 卧 在 土

里 ；黄 豆 、红 豆 、芝 麻 晒 在 檐 下 ；

南 瓜 坠 在 藤 间 晃 晃 悠 悠 。 炒 熟 的

芝 麻 拌 上 白 糖 ，是 儿 时 最 甜 的 零

嘴 ；吃 不 完 的 萝 卜 腌 成 爽 脆 的 咸

菜 ，青 青 菜 蔬 从 鲜 吃 到 干 。 这 些

菜 ，我 们 都 唤 作“ 妈 妈 的 菜 ”。 一

饭 一 蔬 里 ，藏 着 她 的 巧 思 ，裹 着 她

对 生 活 的 热 爱 。

如今妈妈年龄大了，却依旧闲不

住，总爱城乡两头奔波。在城里住不

了几日，便念叨着乡下的老屋离不开

人 ，屋 后 的 菜 畦 少 了 照 料 会 荒 。 我 总

忍 不 住 跟 她 拌 嘴 ，拔 高 了 声 音 劝 她 享

享 清 福 ，可 每 每 事 后 ，想 着 她 垂 下 的 眼

眸 、抿 紧 的 嘴 角 和 背 影 里 藏 着 的 落 寞 ，

我竟鼻尖发酸。回过神来 ，悔意便密密麻麻

地漫上来，总要急匆匆赶回乡下，红着脸蹭到

她身边，软软地喊一声“妈，我错了”。她便立

刻眉开眼笑，忙着去菜园里摘最新鲜的菜，仿

佛之前的不快从未有过。上次归家，她硬是塞

给我满满一袋蔬菜。那哪里是寻常的菜啊，那

是 她 弯 腰 栽 种 、俯 身 除 草 、顶 着 灼 灼 日 头 浇

水，又小心翼翼采摘来的，每一片菜叶上，都沾

着她的汗水。每次烹煮、咀嚼，一股暖融融的

幸福感便漫上心头 …… 原 来 ，这 就 是 母 爱 最

朴素的模样。

我爱我的妈妈。是她，用微光点亮了我的

人生；是她，用深爱教会了我爱人。有她在，我

便拥有了整个世界的温暖。我多庆幸，能做她

的女儿。也多想告诉所有人：对父母，要常怀

一颗感恩之心。

妈妈是带我们来这世间的人，是为我们操劳

一生的人。她于我，就像一本读不尽的书，需要

慢慢品味。

感谢你，妈妈。往后的岁岁年年，换我牵着

你的手，把你曾给予我的暖，也悉数予你。愿时

光慢些走，让我好好陪着你，看遍春花秋月，尝

遍人间烟火。

许久没有推门了，家里的门，装的是电子

锁，拇指接触到指纹识别区之后，锁舌缩回的同

时，门会自动打开，肩膀轻撞就可进屋，“推”的

那个动作，已然消隐于无形。

过去的门，多数都是需要推的，因为那些门

有厚厚的门板、敦实的门框，有门枢，门枢又分

上枢和下枢，门枢对应的凹槽被称为枢臼……

因而那些门被推开的时候，总会因为木头摩擦

或铰链扭动，发出吱呀、嘎吱、咚咚、咔嚓声，那

些声音，又因为人心情的不同，分别掺和进了

喜悦、沉重、期待、急切、悲伤等情绪，开门的声

音透过耳膜直抵心底，形成了或细微或剧烈的

冲击。

顽皮的孩子，有时候会把推门当成一种游

戏，推开来，又关上，关紧后，又推开，在他们

所掌控不多的世界里，门是不错的大玩具，推

门体现着他们微不足道的力量感，他们在门

单调的响声里，得到了节奏的韵律与纯粹的

欢愉。

贾岛是个喜欢推门的人，中唐时期 30 岁

左右的他，有次前往长安城郊外访友未遇，

写下千古名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并留下“推敲”典故。在满怀期待推开柴门

却未见老友踪影时，他的心情不免有些失

落，既然如此，那不妨给这份失落再加一

份清冷的惆怅色调，从“推”到“敲”，也导

致后世无数人每读此句时，内心不禁弥

漫着“推与敲”意境之微妙差别所带来

的怅然之美。

或是因为贾岛这首诗的缘故，每当

行至老村、孤巷、小街，面对一扇需要

我推或敲的门时，总是会有些踌躇，

有时是不敢，有时是不愿，有时是怕打扰，有时

是担心被误会……于是，大多时候，我选择离

开，不推，亦不敲，纵然可能错过些什么，但若转

身离去能得片刻心安，就任那门扉紧闭吧，门外

身影悄然隐去，门内浑然不觉曾有客至，两相不

知，两不相欠，甚好。

记得年轻时，需要去请一位长辈帮一点工作

方面的小忙。那是个傍晚，下了班的我，从街边

买了一个西瓜，装在塑料袋子里，一路拎到长辈

家门口的时候，天已经昏暗了，那扇门就在我面

前，从门缝中可以看见客厅里渗透出来的温暖

灯光，那灯光仿佛在鼓励着我去把门推开，而我

在就要伸出手掌去拍门的时候，内心犹豫了，恰

逢此时，听到门后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我退缩

了，转身匆匆离去。那扇门，我终究还是没去推

开，后来想，其实推没推开，都无所谓的，但那个

时刻没有去推，终归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

除了自己的家门，不同的门都存在着不同难

度的“推与敲”，但有些门，是非推不可的，不推，

就永远站在门外，比如谈到文学创作经验，不少

著名作家给出的建议非常直白“无他，唯多写

尔”，用“推门”来比喻的话，就是“没有别的办

法，不努力写就永远推不开文学的大门”。世间

难推开的门有许多种，文学的门算是其中之一，

但若是热爱，就会从鼓起勇气到不屈不挠到习

以为常、见门就推……推门会成为一个习惯动作

与本能行为。

我不再尝试推开寻常之门，因为前面还有无

数扇文学之门在等着，门后尽是神秘与未知，必

然也有我所不曾见到过的景色。生命不息，推

门不止，最终如果能把沉重的门轻盈地推开，所

带来的快乐，是很多事情所不能与之比拟的。

副刊

味蕾始终记得
■钱红莉

推开那扇门
■韩浩月

感谢你
■卞玉兰

春鲜三两尾
■王太生

香蒲草
■董国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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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青春”，你会想到什么？奔跑于操场

或田野的活力四射，骑自行车穿过树荫时张开

的手臂，爬到城市最高的楼顶目送斜阳，为花

落 花 开 、朝 露 暮 霭 、人 聚 人 散 而 忽 喜 忽

忧？……青春所包含的场景、记忆、感受等太

多了，多到想要诉说时，常常语塞，一个字也

说不出来。

回忆青春，对中年人来说，是颇难为情的

事情。除非滤镜全开，否则无论谁的青春，都

有一些段落难以启齿。尽管多年之后，这些无

伤大雅的段落，成为口头上的段子，在酒桌上

和好友间被反复讲述，但夜深人静时，那些以

为自己早已脱敏的青春记忆，还是会让人为之

惆怅。为了消除这种惆怅，不禁会想，要是能

以中年人的心态回到青年人的岁月该有多好，

可惜时光从不给任何人这种机会。

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未彻底走出自己的青

春期，这说不好是幸运还是幼稚。我曾困惑

于，在远离青年的时代，仍然会用年轻人的眼

光来对一些事物进行取舍，也因此时而碰壁、

时而受伤，但很少产生悔恨感。后来想明白，

青春期有点儿漫长，实在是时代送给一代人的

礼物，青春是一张编织得密实的网，可以过滤

掉来自生活与人生的一些杂质，使人尽可能地

保持本真。

实话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有机会拿现

在的自己与青春时的自己，做一次身份交换，

我是并不愿意的。青春经历过一次就可以

了，要是重来的话，我愿意重复青春时那些欢

乐、轻松、忘我的时刻，却不愿意看见青春背

面的寂寥、失落、担忧。所以，正青春的年轻

人啊，要珍惜现有的日子，它们过去就过去

了，永远不会再回来，青春的任何体验，都是

一次性的，要学会放大青春时期的美好时刻，

它们会在以后的时光里，不停给你后续的人

生注入活力。

不愿意再年轻一回，是因为我觉得，自己

的青春并无什么遗憾，需要回去弥补。哪怕曾

经被认为是遗憾的环节或时刻，在

成长之后回看，会觉得那些遗憾也

有无可取代之处。青春要是只有光

鲜亮丽一面，也该是单调的，青春就

是要经历一些挫折与错过，才会变得

立体而丰富。年轻人在享受青春的时

候，不妨仔细观察和体会那些遗憾，因

为那些体验，必将参与到你的生命建设

当中来，使人在以后的某些日子，感觉到

“完整”并非特指完美无缺，真正的“完

整”是可以坦然面对修补的痕迹，并感到

心满意足。

古人对于青春的论调中，“不可追”是

较为常见的一种：宋代周紫芝《次韵子绍送

春七绝 其五》中写道“青春不可追，老力亦

难强”；南北朝乐府民歌《月节折杨柳歌十

三首·其四·四月歌》如此说“折杨柳，青春不

可追，长条已堪扫”；苏轼《和子由四首·送

春》咏叹“梦里青春可得追？欲将诗句绊余

晖”……这些句子里，古人常借春光短暂来比

喻青春易逝，叹息中也有一份坦然，既然“青

春不可追”是一种无法更改的既定状态，接受

比不甘的姿态要更好一些。

在我看来，“青春可追”亦是一种辩证的

姿态。实现“青春可追”的关键要素是，学会

提炼青春的魅力所在，并将之当成一份可终

生随身携带的礼物，这份礼物是无形的，但

却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眼神、举手投足、只言

片语表现出来，可以很大程度抵御油腻、消

除暮气，可以增添活力与亲近感，与不同年

龄段的人无阻隔地交流。

当然，让青 春 之 河 可 以 随 生 命 一 直

流淌，要在清澈与愚蠢这两个青春天生

的伴生物之间作出选择，要留下清澈放

弃愚蠢，这是追随青春的首条法则，如

果不加分辨对青春仍然抱有照单全收

的贪婪，那追回的可就不是青春而是

不自知了。

青春可追
■一寒


